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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制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蒋华良不断探索新理论新方法新技

术积淀再深，都要随时勇于跨界 

 
蒋华良在实验室查看实验情况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创新感言 

在任何一个领域，哪怕积淀再深厚，都要随时有跨出去的勇气，

不能故步自 封。研制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要达成这个心愿，必须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药研发新理论、

新方法和新技术，亦要为新药转化的市场环境铺路。这是一条艰难的

路，我将为之不懈努力。 

刚在北京参加完新增院士座谈会，蒋华良就飞到广州，为广州市

成立生物医药基金和产业联盟出谋划策。身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所长，研制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是他此生最大的心愿。 



“可以说，药物所的历任所长，都以此为己任。但它的确已经融

入我的信念之中。”蒋华良说。他是在“药物科学”这个新兴与交叉

学科领域的第一位院士。 

大学志愿“阴差阳错”成就跨界人生 

耗时 15 年到 20 年，花费 20 多亿美元———这是对新药研发行

业“高风险、高收益、长周期”的形象描述。仅仅在十年前，这组数字

还只是“10 年，10 亿美元”，可见新药研发的难度一直在不断增加。 

不过，就在这十年间，新药研发也已从小分子药物向生物技术药

物发展，向寡糖、多糖等复杂性药物延伸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在任

何一个领域，哪怕积淀再深厚，都要随时有跨出去的勇气，不能故步

自封。”蒋华良说，自己人生中的许多“阴差阳错”，早就让他习惯于

跨界。 

在蒋华良的中学时代，对于填报大学志愿，老师有很大的话语权。

1983 年，原本填报了数学、理论物理学专业的蒋华良，居然收到了南

京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原来，他的班主任认为“读化学，将来

可以去化工厂，工资待遇好”，出于对这个绩优生的偏爱，他帮蒋华

良更改了志愿。 

对化学没兴趣，又不能转系，蒋华良只好自学数学和物理学课程。

不过，没多久，他就看中了理论化学、物理化学方向———因为涉及

到自己喜欢的数学和物理学。一般学生视为畏途的结构化学，蒋华良

靠自学考了第一。 

 “这反而成就了我更宽广的知识基础，先去华东师范大学攻读



量子化学硕士，再到药物所从事药物设计，我喜欢跨界做科研的感觉。”

他说，在 1992 年，用计算机来模拟分子结构，进行药物设计，还是

一个十分冷僻的领域，同时需要化学、生物学、数学和计算机的功底。 

当时计算机速度慢，蒋华良常常睡在实验室，“烂泥萝卜擦一段

吃一段”地摸索着做研究。“我总感觉自己的力量太小，就联合北京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的师生一起做项目，后来又找到大连理工大学力

学系教授，共同来发展药物设计新方法。”他说，最后这种联合形成

了一个全国药物分子设计的联盟，发展起来的软件工具拥有了包括大

型制药公司在内的两万多个用户。 

做药需要更多战略思维和前瞻眼光 

要研制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就必须针对中国人的疾病谱，做中

国缺少的原创新药。 

这些年，针对肺动脉高压、精神分裂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等国内目

前尚无自主知识产权新药的重大疾病，蒋华良与合作者一起进行新药

研发，目前已有数个候选新药进入临床研究或获得临床批件。 

在蒋华良看来，做药需要极大耐心，更需要前瞻性的战略思维—

——基础研究的发展，往往蕴藏着新药研发的新机遇，必须提前布局。

药物所在 G 蛋白偶联受体(GPCR)领域的崛起，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2007 年，当一直被视为结构生物学领域发展瓶颈的人体 GPCR

三维结构第一次被成功解析，蒋华良就敏锐感受到，这或许是新药研

发的下一个突破口，因为世界上有近 40%的药物是以 GPCR 家族成

员作为靶点的。 



一旦看准，蒋华良就马上着手引进领军人才，同时整合所里 20

多个相关课题组投入到这个中心，为 GPCR 的研究搭建起从结构生物

学到新药研发的“绿色通道”。很快，在这个平台上，一篇篇 GPCR 研

究的高水平论文频频登上《细胞》《自然》《科学》 等国际顶尖学术

期刊。与此同时，这些成果迅速被用于新药研发。经过数年发展，上

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复旦大学药学院、浙江大学，以及位于

张江药谷的多家制药公司，陆续加入平台，形成了一个贯通产学研的

GPCR 研发联盟。迄今，该联盟所发表的 GPCR 高清结构，占全球所

有发表结构的近 1/4。 

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也将进入药物设计方法和应用的研究。

蒋华良已经在思考如何从云计算、大数据、机器学习等底层开始，组

建研究队伍，为新药研发的未来发展布局。 

做好药，仅靠科研还远远不够 

“其实，做好药，只靠科研还远远不够。”蒋华良觉得，研发出

药物，还只是第一步，必须为药物的成果转化、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

铺平道路。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蒋华良的很多提案都是围绕药物来展开的。

“廉价药物不能随便降价”就是他的提案之一。蒋华良说，还是要让

厂家保持合理的利润，这样才有人愿意生产，不然很多救命药就断货

了。作为一个药物研发者，他也希望任何一个患者都能用得起药，不

过药物生产还是得依靠市场机制，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十分考

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新药的成果转化，是牵动蒋华良心的又一件大事，药物所作为科

技成果转化“三权下放”试点单位，做了不少探索。又如成果转化的

收益，按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研发人员可以至少获得

50%的提成，但科学家需要缴纳的个税很高，蒋华良再次提案建议，

希望能降低相关税收。 

“药物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交叉的不仅仅有自然科学，还有不

少社会科学。”蒋华良说，他还将不断跨界，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

做好“药物科学”这一新兴与交叉学科的院士。 


